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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宗師

深切懷念朱德熙先生

項夢冰

語文出版社

中國語文通訊第24期

4 毒

朱德熙，江蘇省蘇州市人，生於 1920 年 10 月 24 日 。 1939 年入昆明西南聯合大

學物理系 。 1940 年轉入中文系，中間休學兩年， 1945 年畢業 。 曾從唐蘭學習古文字

學。 1946 年起在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， 1952 年去保加利亞索非亞大學任教， 1955 

年回國後一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 。 歷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系主任兼現代漢語教研

室主任、北京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、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

員、中國語言學會副會長、會長、北京市語言學會副會長、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理

事、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長 。 1979 年出席巴黎第十二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並在巴黎

講學 。 1986 年出訪歐洲，在法國獲頒授名譽博士學位 。 1989 年 6 月 11 日到美國西

雅圖 ( Seattle ) 、斯坦福 ( Stanford ) 等地從事講學和漢語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 。

1992 年 7 月 19 日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醫院因肺癌逝世，享年七十二歲 。

朱德熙先生長期從事現代漢語語法和古文字研究，在語文教育、寫作及修辭方面

也有不少著述 。 50'年代初，朱先生眼呂叔湘先生合著的〈語法修辭講話〉在〈人民日

報〉上連載，在全國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。 1956 年發表的〈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〉

被趙元任先生譽為同類研究中最好的一篇 ( 見 Yuen Ren Chao, A Grammar o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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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poken ChÍnese, University of C為lifornia Pres囂， 1怖8 )。朱先生在其後發表的〈說

f的J)等科研i譜法論女中，都顯示臨嚴謹、深λ間多割見的特點，室主立卡分重視語

法理論報分析方蔽的樣黨。龍鐘出的一控理論觀點對推動漢語語法研究產生了重要的

作用，主要有:勤勞調顯祇能接據詣的語法功能;漢語調顯跟句法成分之悟弓之存在醫

單的一一對聽關係 ， t藥語句子的構造原尉鹿調組的構造原臭豆華本一致，漢語語法學應

以詞組為本位;指稱和陳述;自梅和總指;巖格麗穿IJ諸料;研究現代漢語語法應當上

轉到近代漢語和當代棋譜，立在構聯其他15言。最先生在當文字研究方齒益有童大成

說。除在戰閻女字(特別是銅器銘文)的字形考釋方間有所創獲外，通注重豆豆甘文字在句

中的語言表地位，得到許多獨鶴的發現。最先生先後參加了江陸華山鱉墓竹筒、山東臨

訴錐~f_]_j灑簡和湖南，罵王堆串蜜的整瓏研究工作，作出了十分重要的黨獻。朱先生還

十分重現中學語堂教育和對外獲語教學工作，在語文教育、寫作和修辭等方聶華述聾

富，影響渾身籃。在教讚育人、培養語言學人材方醋，朱先生更是騙心瀝血，變十年如

告，幸了智主持耘。

1990 年 8 月苔開第三屆聞際嘆語教學討論會疇，朱?先生曾自騙你鐘期的單蜜。

有一天朱先生打電話約我到他家蟬，當縛找他的電話很多，我不好意思久談，受了一

會兒就告辭走了。誰知磊竟是最後一面!

1981 年秋我接到~t茲大學中文系漢語專業的錄散通知鷺後，艾線和他的一位朋

友告訴我:中文系的五力先生和朱德熙先生都是在語言研究上很有造詣的名家。那

時，我聽興趣的是聽史和考古專業，立在不知道語言學為何物，雖不知道這階位先生的

底如何，不譜，兩位究生的名字我都記在驢子裹了。等上了北大tJ後，我讓暗暗感妻IJ

驚訝，在偏僻的儷韶山村翼，朱先生竟也攝入所知，員所講公論在野人也。

在本斜的四年中，我聽朱先生的課本多，留在記憶中的一次是上寫作囂的老鄧請

朱先生許嘴一段介紹龐其古娥的文字，另一次是在一個階梯大教護襄蟻行的語當學講

。朱先生講課的節奏不快不喂，雷諾不多問總是-w中要議，臉上永遠艷著一般和藹

的笑容，而問學們也總是以會心的笑聲也容先生講課的報一蔽諧生動二三處。聞樂們都

說，聽朱梵生梅課備霞就是一種莫大的革覺。散了研究生後，總總算有機會系統地互惠

朱先生的譜法研究課。這門課朱先生已經講過多輪，但由於各種會議和公務的樹擊，

每一輪都不能按計會j講究，書時甚至祇能講計艷的一半。一年下束後，這門課結束

了，仍是沒有按計劃講完。不混值得我們慶幸的是，道輪課是講台等內容最多的一次。

我第一吹否可朱先生家是 1986 年春節的前聽天。張敏君(後來是朱先生的博士研究

生)請我替的把一本書寄送鑫朱先生，記得是 Chri話toph Harbsmeier 寫的一本古草藥語督

作。我鼓掌聲門轉號來到最先生家門口時，能E義襲傳胎了體耳的雷聲，這使我點是了一

會鑼鼓起勇氣按鑽鬥錯。朱先生在體房黨和我晃詣，醬勇善黨除了寫字權和lj;發外，是

聽{國裝滿了書的書穗，一盆昂蘭從書體頂上冉下伸展著裊裊的翠綠授業。談話的時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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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但我卻不感到絲毫的狗來，先生擺

柔敦蟬的長者風度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

印象。後來我向別人打聽，鐘知道陳宋先

三支書喜歡唱鹿曲，高設有相當醋的造詣。

朱先生在學閉上非常執著認真，

跟他為人聞和數然相反的一圈。朱先生教

研究不懂在語抖的搜集響力甚蓋章，問且對

於語蜓的使用卡分體{暈。對於自己認為正

確的觀點，朱先生決不輕易敬蟬，茵此也

引起了一星人的非議。我以為，一位學者

能在各種情況下都堅持自己的觀點主豈非易

。重要的是，朱梵生對於謠言事實總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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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分尊重史，他不掩鶴。 198結年憂，我寫了一鸝文章請宋先生看，聽罵〈新聽話的「的j

寧和轉指、自指揮記〉。女鞏獸不問秀學錄先生觀於北京站「的 d的分析以及 r的 3J

基嘴上分出「的 s J (自揖標記)和「的 t J (轉指標記) ，也不向黨朱先生對漢語有自指的
論述。文章是托洗培君轉交的，文豆葉選出後我麓憨到十分後悔，覺得非攔禍不可。沒

j晶多長時纜，朱先覺兢打萊電話約我到飽家襄器談。我是嚷著志志不安的，心情叩開朱

先生的門的，我完全沒有想到按語竟然進行縛雞，當輕聽幟快。朱覺生說: r看得t起

來，你下了一接功夫，阻擋寫寧實彈不夠籬，有聲地方話說得不為精委書。關縷是要把

新泉話的 rÉl'1 4 J [d" 1 ]鏡、請賽。 j攏注意新泉話存在[的 4J正是不支持宋先生對北京

話f的叫好耕的地方。最後，朱先生希望我的另 22 日能在飽的語法研究擺上體這篇

女親的內容給同學們講一次，就在 11 fo1 12 位討論一次。朱先生灑希望在議之前能瞥

理出一份講擒，讓飽i晶閉一下。講積很快就寫出來了，有了上一次能接侮藥的教說，

這一吹我把原來針鋒輯對的文字一律睡去了。講稿寄加後，采全生又打來電話，要我

在講課的前一天到使家直接一韻。見揭發，朱先生問了一些有疑問的地方，然後悶:

叫你不同章我的觀點，為甚聽不霞說?輯來繞去，把人都繞嚮塗了。你認為 f的j字應

該臨芳，可以曬接了當現提出來嘛。你講個講稿制不如{寄:原先的文最好了。 j朱先生

的這番話使我徹鹿打消了顧靂，在第二夫講課時也就完全放愣了講，撞在第二次課賽

棋同學研認真討論。接至今覺得，議需次謀與其說我是主講，不如說段是學生，因為

朱先生以一位學霉的品德深深地教會了我。聽了 12 月的一天，朱先生又把我找到家

'說我的女章可以發表，不過論題不可太多，先把新泉話的「的j字說清斃，描寫饗

充分縮緻一盤。朱先生灘說，印的的分會問題和轉指、自指的問題我有不同賴法，等

我覺得戚與後t也可以男寫艾暈叢叢出來。我違章囑對文章表進行了關頭，就是發在{1i言〉

1989 年第 1 期上的〈連接(新泉)話相當按北京話「的j箏的語浩成分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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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足為文治擊，有以才氣著稱於址，有以推敲苦吟為人所知，問朱先生大體是屬

於芙才加苦員會的那種類型。朱先生有極醋的女分，而且極為動膏。朱先生的女兒朱眉

女士告訴我，從小到大對父親最深刻的印象就覺餾兇艾親趴在裝上寫明寫駒，看啊看

啊，父親的體質那麼訝，能完全是累壞的!朱先生曾經在旗上跟我們說，寫論女是一

件非常苦的事情，飽每喝完一篇論文，幾乎都要大攝一場。朱先生對待學闊的刻苦和

一絲不苟，可見一斑。朱先生有一次跟我談到，做學問哥哥有清代學者的撲舉樹神，而

且不要太計較名利。當年(指文革期間)飽眼饗錫牽一蓋亞研究古文字，在當時情況下，

可u說是既無名啦無利，賽時甚至聾發表女華也不龍署名，但他們一連堅持下來。現

在回想起來，那段生活居然還十分令人留戀。

朱先生散學問認真，數人要認真。 1989 年 12 月， r控界華文教學研討會j在新組

坡舉行，朱先生是中觀代表團體袋。出席會議的事永朗(湖南淵潭大學)請求朱先生為

〈技沙方言了)(湖南出版社， 1991 年)盟簽，朱先生敢要拉薩允;個寫好之後，朱先生自

己感到不滿意，表示到美國後，再寄個好的束。不久，李永明果然接到了從黃聞寄來

的另一輛題竄。李永萌跟我提及此事時，心情十分激動。如今，遺補偶題畫安分別踏在

甜頭和內封，可惜，可惜余先生已經看不到了。 1991 年 5 月，我決定申請閥家社會

科學基金(現故名為中華社科基金) ，以使自恩的研究工作可以得對一定的時聞和經費

保誼。申請截止日期是 7 月時間。這樣的申請，按慣問需要有兩位研究員級知的人

員推驚。我般的工作朱先生最為了解，可是當時朱先生連偏重洋，工作很眩，身體不

很好，島以我說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情蛤朱先生寫了一封信，講飽推驚。位是另月 6 白

發出的，不到…{固月，我就牧到了朱先生的自倍。朱先生在智囊說: r推薦表靜寫好

階上。........."'自為做了做內障手銜，說力畫畫蓮，邁不成芋，乞諒。 j個擂台等時輯是 5 月

17 日，可以想見，朱覺生是一接到我的信說露在筆寫道封臨街的 c E賣賽是先生的推薦

意見，我真是不知道該說草屋里好。現在，我申請的課題已獲批准，各種調在研究工作

正在按計劃展閣。我一定努力完成好這個課題，以告慰朱先生於九泉走下。




